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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的哈达 钱江 摄

访鹦哥嘴
1982 年秋，有幸赴巴塘采访。

时间虽短，可说什么也不能不去造
访造访当年“事件”发生的现场，追
寻那折射历史的“镜子”。

9月15日上午11点34分，我们
便从城头的扎金顶顺沟而上。到
12点19分，只前行了45分钟，便来
到一小坡处，欲拾级而上再往沟里
拐时，一壁石刻就赫然入目，只见
斗大的“鹦哥嘴”三字，竖镌其间。
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得来仅

“三刻”工夫！
紧靠“鹦哥嘴”的，便是两行从

右至左、一上一下的横书巨刻：“凤
都护殉节处”和“孔道大通”。它分
明诏告世人，当年那埸把康巴藏区
闹得个地覆天翻的大戏，便是从这
里揭幕的。

“鹦哥嘴”和“凤都护殉节处”，
有如下几行题款：“大清三十一岁
铁岭赵尔丰滇南马维祺率文武委
员敬识於越钱锡宝”。

原来凤全“凤都护”就是光绪
三十一年三月初一（即公元1905年
4月5日）在此处“殉节”的。这天，
正好是清明节。

在抄录上述史料时，我记下
的日期为 1982 年 9 月 15 日。距

“凤都护”殉节已有七十七年五个
月又十天。

在“孔道大通”四个大字旁，
还有一方残破的《光绪三十四年
巴塘修路记》（“四”“修”二字已破

损,为笔者推断,不一定确切）中有
“皇帝嗣囗三十有一载，巴首肇
衅，戕我囗天使．．．．铁岭赵公衔
天子命囗即征之，戬厥元凶，事囗
罢，置宣抚，议设塞外流官．．．．”
句。（“囗”为难变之字）。末尾那
行“吴嘉谟撰、顺天吕绅书”的录
款仍清晰可辨。

从这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是
光绪三十一年“巴首肇衅”，戕了

“天使”，以致酿成震惊朝野的“凤
全事件”。因之，方有“衔天子命”
的“赵公”赵尔丰杀来。于是才有
那埸“置宣抚”“设流官”，令康巴藏
区地覆天翻的“改土归流”运动。

高原的天，说变就变。来时还
红日高照，霎时一片流云飞来，点
点“白雨”撒在身上，催我收好本
子，装好相机，“打道回城”。没走
上几步，路人指着一旁的石壁说：

“你看，上面还有枪子儿打过的印
子。”果真，当年留下的密密弹洞仍
依稀可见。它告诉来者，那埸拚命
的搏杀，是何等惨烈！

“巴首”何以“肇衅”？“凤都护”
为何“殉节”鹦哥嘴？“赵公”怎样

“改土归流”？硝烟早已散尽，“功
罪”自有评说！

临危受命
“凤都护”者，清王朝驻藏帮办

大臣凤全也，《清史稿》曾为之列
传：“凤全字茀堂，满州镶黄旗人，
荆州驻防。以举人入赀为知县，铨
四川。光绪二年（1876年），权知开

县，至则使吏捕仇开正。开正故无
赖，痛以重法绳之，卒改为善。李
氏为邑豪族，其族人倚势，所为多
不法。凤全直法行治，虽豪必夷，
以故人人惴之。”就是说他拿钱买
了个“七品芝麻官”，到四川开县一
上任便“铁拳”为先，人见人怕。

随后他又在成都、绵竹、蒲江、
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嘉定等
州县做官，仍威风不减，“一如治
开”，因而深得上司赏识，得以不断
升迁，从县官做到州官。

四川总督岑春煊，是个“性严
厉，喜弹劾，属吏鲜当意”的刁官，
唯独对凤全亟其赏识，“一再论
荐”，直至准他出银子捐了个“道
员”，做了成绵龙茂道的“候补道”。

这个“宦川二十年”，镇压过大
足县余栋臣起义和四川的义和团
运动，双手沾满川人鲜血，死心踏
地为朝廷效力的奴才，居功自傲，
骄横已极。怀宁人查骞在《边藏风
土记.凤都统全被戕始末》中就说：

“（凤全）与大吏论事不合，掷冠拂
案起曰‘你请凤老子回家去’，大府
莫与之较也。治盗能，驭下猛，鞫
狱行杖，亦必自鸣‘凤老子、凤老
子’云。刚愎类如此。”在朝廷目
中，他算个“干员”；在老百姓眼里，
则是个十足的“酷吏”。

“西藏情形危急”、“川藏危
急”，令朝廷一些大员急得坐卧
不 安 ，于 是 便 想 到 了 凤 全 这 个

“干员”。
翻开卷帙浩繁的《清实录》，一

查《德宗实录》，就可见到这样的记
载：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1904 年
10月3日）“谕军机大臣等：‘西藏为
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
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人入
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颧测。亟
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
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资抵御，方
足自固藩篱。”

再往上看，其实早在半年多前
（即3月27日），就曾“谕”过军机大
臣等：“电寄锡良等。据会奏：‘妥
筹藏务，请将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
（昌都），居中策应’等语。业经降
旨允准。桂霖久住成都，殊属延
缓，著即克期启程前往，随时会商
有泰，妥筹办理。”久住成都的桂
霖，看来是无法到位了。于是在光
绪三十年四月乙卯（1904年5月21
日）朝廷便决定“驻藏帮办大臣桂
霖以目疾解职。赏四川候补道凤
全副都统衔，为驻藏帮办大臣。”

所谓“驻藏帮办大臣”，就是
朝廷派往西藏的“驻藏办事大臣”
的副手。这时，“藏事紧要，迭经
降旨饬令”要其“亲赴边界”与入
侵的英国侵略者“妥速商议”的驻
藏办事大臣裕钢，因“延宕支吾”，
还“以俟有泰到任等情，藉词推
诿，实属有意规避”，已“著交部议
处”，由有泰接任。

可以说，此时要这个“凤老子”
去给有泰当副手，以挽川藏之危
急，还真有那么一点“受命于危难
之中”的味儿。

康藏记忆
KANGZANGJIYI

■益邛

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教授
说：“史诗中的所有地理和世系都
是康地和安多”。《安多政教史》中
记载，“黄河上游的一切地方，都是
岭·格萨尔的领地”。世界上最长
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发祥于青藏
高原游牧文化、史诗以说唱艺术形
式,叙述了青藏高原上古代民族部
落之间的战争。民族交流融合的
故事，史诗描写对像的现象世界中
充满着丰富的游牧文化。而游牧
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逾越的
重要阶段，在讨论青藏高原游牧文
化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牦
牛，牧民的大多饮食、居所、日常生
活用品，运输、燃料等来源于牦牛。

文学艺术归根到底属于人类生
存活动的一部分。产生于现实存在
的需要，是对人的物质存在的审美
判断、评价与表达，同样《格萨尔》史
诗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生存方式
和生存状态，部分史诗中专章叙述
了与游牧部落息息相关的各类牲畜
故事的分章本，如《嘉莫牦母牛宗》、

《大食财宗》、《泊尔布绵羊宗》、《贡
特山羊宗》、《松巴犏牛宗》、《列赤马
宗》、《穆布骡宗》等还有讲述狩猎时
代故事的《阿达肉宗》。史诗中把野
牦牛、牦牛视为力量、财富的象征。
赋予一种凶猛而温和的神性，史诗
系统诠释了草原文化母性，赞美了
游牧人在生存的极限中，所创造的
精神极境，赞美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史诗中有：野牦牛颂、牦牛
颂、羊颂、马颂、帐篷颂、牛奶颂、乌
朵颂。还有许多游牧生活方面的典
故、比喻、谚语等。

牦牛是世界上宝贵的稀有物
种，藏民族的生存和推动历史发展
离不开牦牛，青藏高原牦牛有着悠
久的历史，同时牦牛又是青藏高原
仅有的畜种，具有耐低温、低氧，适
宜寒冷气候特点。生产性能好、肉
乳质量优、皮毛用途广、经济价值

高。据西藏卡若文化遗址，动物遗
骸鉴定表示，四千多年以前当地文
化主人已经能驯养牦牛，藏民族的
历史也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朦
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朦昧时代是以猎取现成天然
物为主时期，从藏文典籍中所记载
的情况来看，一些观点与近代科学
家的定论相吻合，如藏文史书中说

“扎米（古猿人）食非种之果（野生
果），披树叶、狩猎食肉饮血”。因
此藏文史书称藏族为“赤面博”，今
天的藏人食生肉的习惯也是从远
古传承下来的习俗，《五部遗教、臣
教》记载：“射杀野牦牛，食红肉、饮
热血、行不净之事，无定居，贫欲五
毒占上风，野蛮之族无降者”非常
贴切地记载了人类的野蛮时代的
生活方式，这一时期野生动物还没
有驯化成家畜，青藏高原上的先民
靠狩猎等方式生存，并形成了一种
狩猎文化，获取猎物手段有射箭、
棒击、石击、套、砸板、陷阱、挖洞、
薰烟、灌水等，居住于高山草甸地
带人们，主要猎野牦牛、野驴各种
野羊、棕熊、猞猁、狐狸、鹿、獐、旱
獭、鼢鼠等。

一些古老的狩猎方式延续至二
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游牧部落先民
们猎杀的主要对像就是野牦牛，当
时的野牦牛个头很大，据说一头野
牦牛的肉有八驮相当于五百多公
斤，野牦牛又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
物。猎杀一头并非易事，格萨尔王
传《世界公桑》中说“雪狮三力具身
上，野牦牛杀敌之兵器在头上，好汉
计谋在心里。民间传说，有些猎人
被牦牛犄角牴穿后串角上，时隔数
月一俱干枯的尸体仍在牛角上摆
动，格传《觉汝的故事》中说，“但见
觉汝骑一头褐色野牦牛，此牛右角
串一厉鬼尸，脚踏一鬼怪。”

这虽然是对历史的文学想象，
但在夸张的背后，我们却似乎触摸
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中人们可知
道野牦牛的凶猛性，一些犬科猛兽

也对它望而兴叹。因而猎人们对
付野牦牛，主要采用射杀的方式，
如果靠近它且还未射死，就会直接
冲向猎者无法逃脱，为此，射牛的
箭也是特制的，敦煌出土的《吐蕃
历史文书》中说：“好汉射猎野牦
牛，南方的竹子是上品，但若不用
青铜作箭镞、竹箭不能射穿牛，若
不 用 鹫 翅 作 箭 翎 ，则 不 能 射 中
牛”。在青藏高原上一百年前，有
人仍然延续着这一狩猎历史，他们
主要猎杀野牦牛和野驴，一些牧区
称他们为“日写娃”（意为居山人），
他们是人类狩猎时代的活化石，他
们终身居山狩猎、食肉维生。用野
牦牛皮作帐篷，用皮绳作拉绳，天
然岩桩当支撑杆，这是山居人不可
多得的家园，他们每当获猎物，首
先要祭祀狩猎神，一些牧区猎人祭
祀对像叫“幸巴”（屠夫）或阿达切
比鲁莫加。

阿达拉母是《格萨尔》史诗中，
唯一的一位女将，她原是北方魔国
的一女妖。格萨尔大王征服北妖
鲁赞魔王后，阿达拉母成为岭国麾
下一位能武善战的女将，在魔国她
是个著名的猎人，射杀了无数的野
生动物，格传《地狱救妻》中说：“要
说阿达拉母我世称食肉女，是年三
岁时，在广袤的草地上，木弓搭木
箭，射杀无数雀和兔，岁至十有三，
长发向后飘，上午爬上流石山，铁
弓搭铁箭，射杀野牦牛九百头。下
午大山被血染。阿达我所到之处
秃鹫、苍狼围着转。中午走进沼泽
地，射杀白唇野驴九百匹，血染草
地一片红”。此外，史诗中的幸巴
大将也是狩猎高手，有着与阿达女
将同样的经历，成为猎人们祭祀的
猎神，且有一定的祭祀仪式，口念
祭辞，用血祭猎神。进入游牧时代
后，猎人逐渐减少，加之受佛教影
响，猎人被视为下人，并断言猎人
收获再多、终将成穷人，然而一些
古老的狩猎方式一直延续至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

牦牛与格萨尔史诗

镌刻在世界屋脊上的雪魂图腾

格萨尔论坛
GESAERLUNTAN

■谢臣仁

风剪下云朵，飘到卓玛手里
哈达，站在三杯青稞酒前面
鞠躬，颔首，举臂，齐眉

阳光是竖排的经卷
腰封是如絮的白云
哈达用飞鸟认识的藏歌
婉转着着吉祥的祝语

没有酥油就不是生活
没有哈达就不是藏人
哈达，是高原的子民

在藏地，在顶礼佛像、拜见尊
长、迎来送往、致敬致贺、婚丧嫁娶
等礼仪活动中，均有献哈达的习
惯。哈达是藏民来往时最通行的
一种礼物。敬献哈达表示

人们对佛的敬仰，对迎见之人
的敬意与祝福。

哈达是藏族作为礼仪用的丝
织品，是社交活动中的必备品。哈
达类似于古代汉族的礼帛。哈达
为长条丝巾或纱巾，多为白色，蓝
色，也有黄色等。此外，还有五彩
哈达，颜色为蓝、白、黄、绿、红。蓝
色表示蓝天，白色是白云，绿色是
江河水，红色是空间护法神，黄色
象征大地。五彩哈达是献给菩萨
和近亲时做彩箭用的，是最珍贵的
礼物。佛教教义解释五彩哈达是
菩萨的服装，所以，五彩哈达只在
特定的情况下才用的。

藏文的“哈”是“口”的意
思，“达”是“马”的意思，“哈
达”两个字直译出来：口上的一
匹马，即是说这种礼物相当于一
匹马的价值。因为一般人在会见
的时候，不是随便随地都可以带
着马匹来送的；但又不能只是用
口说，就以这种丝织品的“哈达”
来代替一匹马了。

哈达，高原的子民

该作品继承了元朝时期盛行的“尼瓦尔唐
卡画风”之经典构图，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

“尼瓦尔”画风也称作“噶当巴”唐卡画风，也有
专家认为其后期本土化后，应称作“希吴冈画
风”。这种画风由尼泊尔画家阿尼哥等带入西
藏，并在当时深受萨迦派重用。八思巴把阿尼
哥带到带到了元大都（北京），并积极影响了此
后汉地佛教寺塔、绘画及雕塑等。

■刘忠俊 文/图

工笔画作品《大元帝师八思巴》是我在2012
年创作的，该作品表现了历史上西藏高僧八思
巴的英伟形象和他的传奇经历。作品画心宽约
105 厘米，高约 152 厘米，八尺云龙纸裁小使
用。材料包括：矿物颜料、植物颜料、水彩颜料
和丙烯颜料等。赋色方面使用矿物颜料在生纸
上皴擦出沧桑的斑驳美感。用深浅冷暖来让八
思巴坐像和“六盘山相聚”在画面上显现出来，
而其他内容则逐渐隐藏于漫漶的背景里面。画
面正中身着华美僧衣者就是萨迦五祖之八思
巴，他有着昆氏家族的尊贵容貌、有着萨迦法王
教主的庄严神态；他双手结转法轮印于胸前，跏
趺坐于金刚法座之上，法台正中的海螺正是萨
迦派圣物。昆氏家族世代以“三怙主”（文殊菩
萨、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化身而传承教法至
今，故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三怙主”的红、
白、蓝三色，故又称“花教”；所以在画面顶上主
尊的位置分别是观音、文殊、金刚手三位菩萨。

从“三怙主”往两边发展，分别是早期“萨迦
五祖”中的前“四祖”：初祖贡噶宁布(1092--
1158 年)；二祖索南孜摩(1142--1182 年)，三祖
扎 巴 坚 赞 (1147-- 1216 年)，四 祖 贡 噶 坚 赞
(1180--1251年)，即“萨迦班智达”。而萨迦第
五祖就是画面正中的八思巴(1235--1280 年)。
根据藏文史料，萨迦五祖中的前三祖称为“白衣
三祖”，因为他们都没有正式出家受比丘戒，而
是身著俗衣以居士身份自居；后二祖称为“红衣
二祖”，因为他俩正式出家为僧，受过比丘戒，身
著红色袈裟。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军队到达
六盘山一带，请八思巴到军营一叙，虽然有的史
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
是八思巴第一次以萨迦教主身份正式会见忽必
烈。画面的下方表现的就是“六盘山相会”的历
史场景。画面右边是八思巴一行列队迎接的场
面。中间着红色吐蕃服装者即是八思巴，他手
捧哈达、神情庄严的给忽必烈献上哈达，红色吐
蕃衣服暗示他当时还未受比丘戒的“红衣”身
份；在他身后哈达搭肩、双手合十者为其弟恰那
多吉，藏青色衣服暗示他的俗人身份；队列后面
是两位服侍教主的僧侣，他们头戴吐蕃毡帽、牵
马负笈等候在一旁。左边是蒙古王族的仪仗队
列，为首便是身着白色裘衣的忽必烈。其后是
三个侍女簇拥着的察必王妃，第一位侍女扶着
代表皇族的华盖，而淡青色华盖说明：忽必烈当
时尚未继承蒙古大汗位。察必王妃和侍女皆穿
着红色的蒙古弘吉剌部落服装，所不同的是王
妃服饰比侍女服饰更显尊贵和优雅；队伍的最
后是一位穿着青衣、佩戴短刀的蒙古侍卫。整
个蒙古王族队列面对将来的帝师八思巴，大家
都谦逊、虔诚、静穆地双手合十致意。忽必烈、
察必王妃以及八思巴的形象是根据古代绘画作
品和文字描述而创作的，服饰、用具、民风民俗
也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考证。画面两边是用“八
思巴文”的字母组成的纪念柱，彰显八思巴创立

“蒙古新字”的功勋。受忽必烈指派，八思巴借
鉴藏文拼读方式创制出由 41 个字母构成的一
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又称“八思巴
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
烈极为高兴，并於1268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
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这种新文字。

《大元帝师八思巴》
工笔画创作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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